
A
栖息地恢复小队

帮助恢复和保护从马林角到博利纳斯山脊的马林县自然区域。在清除入侵植物、冬季种

植和收集种子的同时，我们将探索美丽的公园。栖息地恢复团队的志愿者在恢复敏感资源和

保护山脊和山谷中的濒危物种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团队

五人以上的团队需要特殊安排，并必须提前确认。请查看可用项目列表并填写团队项目

申请表。

年龄、技能和需要携带的物品

欢迎 10 岁及以上的志愿者。请阅读 15 岁以下青年的青年政策指南。

请携带您已完成的志愿者协议表格。18 岁以下的志愿者必须在家长/监护人批准部分签

名。

无论晴天雨天，我们都会工作。请穿可能会弄脏的衣服。为应对天气变化带上几套衣服，

必要时带上雨衣。

带上个人水瓶、防晒霜和午餐。

无需经验。将提供培训和工具。满足社区服务要求。1 月 22 日（周日）上午 10:00 至

下午 2:30
即将到来的活动

时间 会议地点

1 月 15 日，周日上午 10:00 至下午 1:00 亚历山大炮台小径起点

1 月 22 日，周日上午 10:00 至下午 2:30 斯坦森海滩停车场

1 月 29 日，周日 上午 9:30 至下午 2:30 土狼岭小径起点

B

“我没有疯，”威廉·法伯博士在一只兔子身上做完针灸后不久说道，“我只是走在了

时代的前列。”如果他看起来有些防备，可能是因为连他的同事都偶尔会嘲笑他的非传统疗

法。但法伯坚信他将成为最后的赢家。他是美国一小部分但日益增长的兽医群体中的一员，

现在这个群体正在实践“整体”医学疗法——将传统的西方治疗方法与针灸、脊椎按摩疗法

和草药医学相结合。

法伯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毕业生，起初他是一名更传统的兽医。20 年前，当他遭受

严重的背痛时，他开始对替代疗法产生兴趣。他尝试了肌肉松弛剂，但发现效果甚微。然后，

他尝试了针灸这一古老的中国疗法，惊奇地发现两三次治疗后他的病情有所改善。在自己身

上起作用的方法，似乎也可能在他的患者身上起作用。因此，在学习了这些技术几年后，他

开始向宠物提供这些疗法。

利·塔达尔的狗查理患有严重的心脏病。塔达尔说，查理心脏病发作后，她准备让它安

乐死，但法伯的治疗极大地缓解了她的狗的痛苦，让她能够让它多活了五个月。普里西拉·杜

因说，她的马纳皮在接受脊椎按摩疗法调整后，“行动更自如，骑起来也更舒适”。

法伯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整体治疗法将变得更加流行，如果从过去的任何迹象来看，

他可能是对的：自 1982 年以来，美国整体兽医医学协会的成员人数从 30 人增长到了 700

多人。“有时我很惊讶它效果这么好，”法伯说，“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一只动物。这就是

我的工作。”

C
无论是是在屏幕上阅读文本还是在纸上阅读文本，人们的理解能力都是一样的吗？相同



的材料，听内容和看内容与阅读书面文字在一样有效吗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否定的。

其中的原因与各种因素有关，包括注意力减少、娱乐心态以及消费数字内容时多任务处理的

倾向。

当阅读几百字以上的文本时，学习通常在纸面上比在屏幕上更成功。大量的研究证实了

这一发现。当实验者从提出简单的任务（比如识别阅读段落中的主要思想）转移到需要精神

抽象的任务（比如从文本中推断）时，纸质阅读的益处尤其明显。

纸质和数字阅读结果之间的差异与纸的物理属性有关。对于纸质书来说，有文字的手动

排版，以及不同页面的视觉布局。人们常常把他们读过的内容的记忆与他们读到了书的哪一

部分或哪一页联系在一起。

但同样重要的是心理方面。阅读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被称为“肤浅假说”的理论。根据

这一理论，人们以适合社交媒体的心态来接近数字文本，这些文本往往不那么严肃，他们付

出的精神努力也比阅读纸质书时要少。

音频和视频可能在感觉上比文本更具吸引力，因此大学教师越来越多地转向这些技术—

—比如说，布置在线讲座而不是同一人的文章。然而，心理学家已经证明，当成年人阅读新

闻故事时，他们记得的内容比听或看相同内容要多。

数字文本、音频和视频在教育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尤其是在提供纸质材料中无法获

得的资源时。然而，在需要精神集中和反思以最大化学习成果的情况下，教育工作者不应

该认为所有媒体都是一样的，即使它们包含相同的文字。

D
在竞相记录地球上物种以免其灭绝的比赛中，研究人员和公民科学家已经收集了数十亿

条记录。如今，大多数生物多样性记录通常以照片、视频和其他数字记录的形式存在。尽管

这些记录对于检测某一地区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变化很有用，但斯坦福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，

这种记录并不完美。

“随着科技的兴起，人们很容易借助移动应用程序来观察不同的物种，”该研究的主要

作者、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生物学助理教授巴纳巴斯·达鲁说。“现在，这些观察记

录的数量超过了来自客观标本的主要数据，而且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观测数据来研究物

种是如何应对全球变化的，我想知道：这些数据能用吗？”

达鲁和他的团队利用一个包含 19 亿条植物、昆虫、鸟类和动物记录的全球数据集，测

试了这些数据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实际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模式。

“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探索可能导致数据偏差的采样方面，比如公民科学家更有可能拍

摄开花植物的照片，而不是旁边的草，”达鲁说。

他们的研究发现，大量的仅观察记录并没有带来更好的全球覆盖。此外，这些数据存在

偏差，偏向于某些地区、时间段和物种。这是有道理的，因为通过移动设备获取观测生物多

样性数据的人通常是公民科学家，他们记录的是偶然遇到的附近地区的物种。这些数据也偏

向于具有吸引力或引人注目的特征的某些物种。

对于不完美的生多样性数据集，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

“有很多方法，”达鲁解释说。“生物多样性应用程序可以利用我们的研究结果来告知

用户哪些区域被过度采样，并引导他们到那些未被充分采样的地方、寻找未充分采样的物种。

为了提高观测数据的质量，生物多样性应用程序还可以鼓励用户请专家来确认他们上传的图

像。”


